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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人”在日文中寫成“職人”。作為匠人最典型的氣質，是對自

己的手藝，擁有一種近似于自負的自尊心，並為此不厭其煩、不惜代價，

但求做到精益求精，完美再完美。 

  例如日本著名的建築家安藤忠雄，在設計建築東京的“表參道之

丘”時，曾與日本著名的建築公司“大林組”合作。安藤忠雄設計的

“表參道之丘”全長 280 米，在“表參道之丘”接近完工時，“大林

組”的施工人員對安藤忠雄說：“全長 280 米，分毫不差。” 

  安藤回答說：“沒關係，相差個 5 厘米 10 厘米的，完全沒問題。” 

  “大林組”的人當即正色回答安藤道：“那可不行！不能有絲毫偏

差，這是身為技術人員的自尊心。” 

  不僅是建築現場的施工人員，就是負責建築設計的安藤忠雄本人，

也是極具“匠人氣質”的建築家。 

  安藤忠雄成名之後，某次接受日本媒體採訪，談到他每次接到客戶

的設計任務情形。說自己從早到晚，除了思考設計方案，腦子裏就再也

容不下其他任何 事。于是主持人便笑著問：“您一定是想要將‘建築

家?安藤忠雄’的所有一切，都要具體化地體現在自己的建築作品中

吧。是不是甚至恨不得連建築門牌上都要寫 上‘安藤忠雄’幾個字才

好？” 

  結果安藤忠雄答：“不，我覺得我設計的所有建築，都是屬于我自

己的所有物，只不過暫時性借給客戶使用一下而已。” 

  或許正是源于這樣的一種極其自負的“匠人式”追求吧，從未接受

過正規科班教育的安藤忠雄，才能從無名小卒，成長為世界級的建築家。 

對用于小馬達上的一個小零件，檢測試驗達 37 項 

  “匠人氣質”不僅僅體現在日本的技術人員或設計師身上，就是在

普通日本公司的職員、甚至一般日本商社的商務人士身上，也一樣可以

看得到。 

  幾年前，我曾在名古屋的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工作。有一年，這家貿

易公司接到了本田公司這樣的大客戶的一筆訂單：為本田公司未來三年



內，準備在全球同步上市的一款新車，生產使用于自動車門上的一只小

馬達。 

  不錯，僅僅只是生產一輛新款本田車上的微不足道的一只小馬達而

已。但負責這個業務項目的部長，卻如臨大敵。他們將這筆訂單的生產

任務，交給了中 國廣東的一家合作工廠去做。為了保證這只小馬達的

品質，特意以千萬年薪的高薪聘請了一位日本電機專家，每周往返于中

國和日本之間，負責品質管理監督。 

  對于這只小馬達的品質管理，嚴格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說，僅

僅使用在這個小馬達上的一個小零件，就要進行耐塵耐水耐熱耐寒耐撬

耐震等等大大小小共 37 項檢測試驗，而為了說明這些試驗項目的檢測

要求和性能，規格書整整寫了 46 頁紙。 

  盡管如此，第一批 3000 個馬達生產出來，通過出廠檢測，貼上了

“合格”標簽並運送到日本之後，卻被查出有 7 個不合格。部長這下發

急了，親自領 著電機專家趕到廣東的工廠，通宵達旦地連夜檢查問題

出在哪兒，但卻沒查出來。而中方的所有檢測記錄都表示，這批馬達是

合格出廠的。 

  怎麼辦呢？這位日本部長，最後想出了一個讓人差點暈倒的“笨辦

法”。 

  在接下來的幾批馬達再次“合格”出廠後，部長將在工廠負責出廠

品質檢測的 25 名中國員工，跟隨每批馬達一起，如數集體邀請到日本

來（費用由日方 出）。然後讓同樣的一批人，對運送到日本的“合格

品”馬達，以相同的方式，在日本再進行一次同樣的復查。復查之後，

再由日方最終檢驗，以確保質量萬無一 失。  

  就用這樣的方式，這筆本田公司的馬達生產項目，最後當然是圓滿

地完成了任務，但也被貿易公司的部長活生生弄成了一筆只賠不賺的生

意，因為所花的成本代價實在太大了！ 

  盡管貼錢賠本到了有些勞民傷財的感覺，但這家國際貿易公司的部

長，卻不僅沒被降職，反而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讚賞。最後還得到了升

遷。在我離開那家公司時，部長已經從國際業務部的部長，提升為整個

名古屋分公司的負責人了。 

“匠人氣質”培養于童年 



  何止是日本公司，實際上日本人的“匠人氣質”，是從童年時代就

開始被培養的。舉個最身邊的例子，我家小學生去上學，光是鞋子就得

每天準備三雙： 一雙運動鞋，用來穿在腳上；一雙白色布鞋，用來進

學校玄關的時候更換入室（日本的小學進教室前都得換上室內專用

鞋）；此外還得另準備一雙體操鞋，這雙體操 鞋是在室內體操場裏上

體育課時專用的。 

  除了鞋子，還有配套的衣服：體育課使用的體操服和體操帽；遊泳

課使用的遊泳套裝（包括遊泳帽、遊泳衣、潛水眼鏡、大浴巾等）；繪

畫課要用繪畫課 專用的顏料套裝；裁縫課得用裁縫課專用的裁縫套

盒；打掃廁所必須用專用的長雨靴；即使中午在學校吃餐午飯，也要準

備白色午餐帽和白布飯兜……總之，每個周 一去學校，都得大包小包

拎上一大堆，弄得跟搬家似的。 

  這種從小對日常用品的細分與歸類，培養出來的是成人之後對自身

所從事的職業的講究。 

  例如說拉面店，我們中國人開拉面店，煮面的師傅通常穿件破了洞

的老頭衫就可以上陣煮面了，但日本拉面店的師傅卻不行。他們得穿上

拉面店定做的衣 服，衣服上還得大大地寫上“拉面”二字，再在頭上

扎一條顯得極帥的頭巾——先將煮拉面的派頭和架勢準備好了，然後才

滿臉虔誠地開始煮面。拉面煮好，上面還 要一絲不茍地擺放上半片雞

蛋、一枚海苔，然後再將若幹枚叉燒肉精致地在面條上圍出“一朵

花”——好了，一碗拉面端到客人面前時，那已經不叫“拉面”，而叫 

“作品”了。 

  連一碗拉面都煮得像“作品”，也由此可見，為什麼在日本，手藝

有高低，而職業卻無貴賤了——因為無論你是拉面店師傅或豆腐店老

板，還是頂尖級文豪或世界級設計師，除了身份的“外殼”不同，其內

在的核心氣質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是“匠人”。 

  文豪為自己流芳百世的作品而驕傲，豆腐店老板也一樣為自己的百

年老店而自豪——因為那白白胖胖一枚又一枚的，那不是“豆腐”，那

全是“作品”。在日本，對于一個行業的頂級人物，從不稱其為“大

師”，而是稱其為“巨匠”。一個“匠”字，簡直入了日本人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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